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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需要重儿童文学需要重新面对现实主义新面对现实主义
————记记““曹文轩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曹文轩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杨杨

记 者：作为一名教师，您是怎样开始儿童文

学创作的？

洪永争：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从事业余创作，

小说、诗歌、散文都有所涉猎。较长的一段时期，我

主要醉心于成人文学，曾在一些刊物发表过作品，

也获过一些奖项。巧合的是，在我写过的近50篇

短篇小说中，有一部分是以儿童视角写的。例如我

发表在《特区文学》的短篇小说《小女孩的故乡》，

通过写一个生在外省农村、长在广东城市的小女

孩，面对父母失业要回家乡的变故，她不愿跟随父

母回家乡，在临上火车的时候逃离父母，回到原来

就读的城市学校的故事，反映了动荡不安的打工

生活给孩子造成的心灵伤害。这样的小说，严格来

说，不算儿童文学，或者说不是“纯儿童文学”，但

潜意识里，我写作的“频率”与儿童文学的“频道”

有了一种无形的关联。偶尔有需要，我也会写一两

个儿童小说，还在儿童类杂志上发表过，但这不是

我的主要创作方向。

因为写作的原因，我需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作

品，在阅读中，我一次又一次更新了自己的文学观

念，丰富了文学的知识内涵，并从中受益，所以我

深感阅读的重要性。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特别重

视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学

校也很重视学生的阅读，每个星期专门抽一节课

让学生看书。在阅读课上，我也和学生一起看书。

学生看完了《童年》《亲爱的汉修先生》《昆虫记》

《汤姆叔叔的小屋》《草房子》《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格列佛游记》等名著后，搁在桌面上，我也会拿过

来看一看，结果发现，这些儿童文学作品

与成人文学有一样的内涵：悲悯、善良、正

直……于是，我彻底改变了对儿童文学的

看法，我觉得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一样可

以淋漓尽致地表达作家的所思所想，传达

人类普遍的情感价值，让人感动，让人深

思。从那时起，我比以前更加关注儿童文

学了。

在我看来，创作成人文学和创作儿童

文学没有太大的区别。无论是成人的还是

儿童的，属于文学核心性的东西都是不可

或缺的。这两种文学类别没有高下之分，

只有作品的好坏之别，两者之间并没有不

可逾越的鸿沟。相反，由于我能熟练把握

成人文学题材，写起儿童小说反倒觉得更加得心

应手。所以我在写儿童小说的时候几乎没有遇到

困难。从具体创作来看，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在一

定程度上还是有区别的。儿童文学的主要阅读对

象是儿童，因此，以儿童为本位这个中心是不能动

摇的。离开了这个中心，哪怕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

是儿童，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小说。

让我对儿童文学感兴趣的还有一点比较重要

的原因，我每天都与学生打交道，他们的喜怒哀

乐、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加上我

十分喜欢孩子的世界，如果能够把儿童小说写好，

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那该是一件多有趣的事啊！

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留意儿童文学的创作，灵感来

时偶尔写写，那段时间大约创作了四五篇儿童短

篇小说。直到我确定要写疍家渔民这一题材时，我

才开始广泛创作儿童文学。

记 者：您近期的两部长篇小说《浮家》《摇呀

摇，疍家船》都是写广东疍家人独具地方特色的水

上生活。为什么对疍家人这种极富地域特色的生活

情有独钟，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

洪永争：一直以来，我都想打造属于自己的文

学故乡，经常把目光投向我的家乡。流经我家乡广

东阳江双捷镇的漠阳江上，有一座雄伟的拦河坝，

这是一项引水工程，也可调度河上船只的运行。我

家乡是改革开放前阳春县至阳江县水路交通的重

要码头，水上交通十分便利，聚集了无数的疍家

人。我从小对他们的水上生产和生活十分感兴趣，

至今印象深刻。

由于时代发展，以前漠阳江上帆影绰绰，机声

隆隆，歌声悠悠，炊烟袅袅，可如今的漠阳江重归

于平静，往日的水上繁华不再，让人感慨万千。大

约十多年前，我有感于时代的发展和传统疍家渔

民亲情、环境和风俗的变化，想以文字记录这一段

逝去的民族风俗画卷，让现在的人、尤其是孩子们

了解并喜欢南国风情。几经构思我才发现，将这样

一种题材写成儿童小说似乎更有意义、更有张力。

于是我开始着手写《摇啊摇，疍家船》这部长篇小

说。为了写好这部小说，我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多

次到江边、海边采访渔民，深入了解疍家渔民的生

活，力求每一个细节都具有真实的力量。

至于我为什么要写《浮家》，主要是因为我在

采访疍家人群体时，发现了他们面对社会经济大

潮的冲击，可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小了，他们面

临着水岸两难的抉择。条件好的，当然希望离开水

面，上岸居住，从此结束风雨飘摇的历史；家境贫

困的，只好望“陆”兴叹，继续在水上风雨飘摇。有

感于此，我开始写《浮家》，写他们在走向现代文明

中的阵痛和挣扎，但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儿童的视

角去完成的。我希望在历史厚重感和阅读轻盈感

中找到一条通道。

我之所以热衷于疍家人这样一个题材，是因

为这一题材至今鲜有作家涉猎，而这一题材既是

我故乡的风物，又是我童年抹不去的记忆，我觉得

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一题材写深写透。今后，我还

会继续致力于对疍家人的书写，打造属于自己的

文学高地，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故乡。

记 者：在前不久召开的关于您作品的研讨

会上，也主要研讨了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儿童文

学创作，您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洪永争：文学研讨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剜烂苹

果”，帮助作家进一步提升。

而从研讨会上专家们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们

的发言无论是赞美的，还是批评的，都是非常诚

恳、严谨的，学术性非常浓厚。一个作家当然喜欢

听赞美的话，但我最看重的是批评，没有一个人是

完美的，也没有一篇作品是没有缺点的，在作家的

眼里，他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正所谓：“有则

改之，无则加勉”，就算批评的意见和作家的看法

相左，我认为也是好的，它起码可以对一个作家有

开阔视野和警醒、鞭策的作用。

文学地理视阈下的儿童文学创作是研讨会的

一个延伸意义。不少专家指出了文学地理视阈下

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让自己

的创作落入地方风俗介绍的表现俗套，要恰如其

分地运用这个“文学地理”，更要超越它，只有这

样，作品才会打动人。他们认为，《摇啊摇，疍家船》

无疑超越了这一点。

记 者：在作品中，您似乎并不回避展示出生

活的艰难，您认为让孩子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生活中

的无奈和艰难，对于他们的成长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这种对于苦难的描述应该把握怎样的度？

洪永争：我总觉得文学作品，应该反映生活原

来的样子，而不是回避，当然，对于儿童文学作品

来说，反映这些东西要把握好一个度。

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生活也不可能永远都

甜蜜，它也有苦涩、有苦难、甚至有阴暗的一面，儿

童文学作品涉及这些内容，当然要审慎。但不管如

何表达，我觉得作家展示给儿童读者的，不应该是

这些内容的本身，而是让他们通过这样的阅读，知

道生活的本来面貌、生存的多种状态，并从别人的

故事中得到启示，初步领悟生命的意义、活着的价

值，从而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好生活，变得更加积

极向上。

我觉得作家描述苦难，当他的读者是一群活

蹦乱跳的儿童时，他应该是“述苦”，而不是“诉

苦”。“述苦”就是根据主题的需要，有选择地讲述

苦难，让苦难为主题服务。“诉苦”则不同，它是漫

无目的地向人倒苦水，而这样的苦水是完全没有

选择的，甚至对儿童有害的。所以作家在描述苦难

的时候，切忌用“诉苦”的方式，让小读者“知苦

难”，而不陷“苦难”，继而超越“苦难”，成为净化灵

魂的“纯净水”。

记 者：您认为儿童文学创作中最重要和最

有难度的部分是什么？

洪永争：我觉得儿童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就

是如何营造一种适合小说文本的语言氛围。这种

语言氛围关系到叙述者的视角，关系到小说情节

发展，关系到小说品位。因此，作家在确定要写的

时候，如何找到一种有别于作家以往的，有别于前

人的，而又适合这个小说的语言氛围，我认为这是

儿童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解决了这一

点，小说就成功了一半。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小

说，每一篇都有独特的语言氛围，不重复自己，不

重复前人。一个小说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毫无疑

问是伟大的。

一个作家创作儿童文学最有难度的部分，就

是如何突破自己，不重复自己。这是非常难的。当

一个作家处于写作的成熟状态时，自然而然地，他

会沿用自己以往的写作经验。这是一种惯性。但当

这种惯性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他一定在不断地重复自己。这个时候，如何突破自

己，如何让作品永葆新鲜，就成为作家亟待解决的

难题。虽然我本人才华有限，但我会警醒自己，争

取超越自我。

记 者：教师这一职业特点对您的创作有何

影响？您怎样平衡教学和创作的时间？学生们阅读

您的作品吗，他们怎么评价？

洪永争：一般来说，职业对作家的影响是多方

面的。就我本人来说，教师这一职业给了我创作的

业余时间。如果我从事其他职业，不一定有比较充

裕的创作时间。说到如何平衡教学和创作时间，其

实这很简单，我是那种公私分明的人。上班时间，

我就做工作的事情，只有回到家里之后，我才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可以说，我的工作和我的业余创作

毫无冲突。我创作的时间比较少，就是每天早上6

点开始写，写到7点15分就去上班，每天如此。当

然，有时候节假日也会写一点。我创作的两三百万

字全是这样积累下来的。

为了激励我的学生，我经常会结合自己的亲

身经历，给他们剖析如何选材、写作，他们很喜欢

听，爱屋及乌，自然也喜欢我的作品。有不少学生

看了我的作品后，甚至还写了读后感，让我看了心

里暖暖的。我也会问那些看了我作品的学生，他们

除了说喜欢外，还说很感动，催促我继续写续集。

能够得到他们的喜欢，作为一个作家，是一件非常

幸福的事情。

“我想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学故乡”
□洪永争 王 杨

9月11日，由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中国现代文学馆

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共同主办的“曹文轩现实主义儿

童文学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

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孙柱、作家曹文轩、中国出版协会

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学谦、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

张明舟，以及部分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等从对苦难的悲悯书

写、对人性真善美的展现以及打好精神底色的价值担当等多个

方面，研讨了曹文轩儿童文学创作中最为突出的现实主义创作

手法，并由此探讨了当代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

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呼唤现实主义作品。谈到曹文轩的

儿童文学创作，李敬泽认为，曹文轩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

浪漫主义相结合，在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在描写现实的困顿、忧伤、疼痛

时，也在一直展示着其中的亮光。孩子从中不仅认识了生活

和社会，同时也获得了创造生活的勇气。这样的创作值得深

入探讨并总结经验，从而推动儿童文学创作不断由“高原”迈

向“高峰”。

为什么需要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精神曾经在文学史上独领风骚，而一段时间以

来，随着虚构、想象、幻想等不断被提及，现实主义已经逐渐淡

出了人们的视野。针对这种现象，曹文轩提出问题：我们为什

么需要现实主义？

曹文轩说，前些年，自己说得最多的也是虚构、想象、幻想

这些词。这没有错。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缺乏想象

力，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多年以后，他发现了问题的另一

面——当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虚构”“想象”之上时，我们的目光

渐渐从历史、从现实之上挪移开了，殊不知被忽视、被漠视的才

是文学创作的根本性写作资源。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是

任何虚构、想象都无法相比的；它们的神奇、出人意料以及其背

后复杂而丰富的含义，是远远超出“虚构”“想象”所能给予的。

曹文轩认为，由于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淡忘，我们不仅对

“现成的”、“绝妙的”故事视而不见，而且还逐渐忘却了“功

夫”二字，忘记了对“功夫”的操守。现实主义是讲功夫的：观

察天下万物，破其机密的功夫。就像绘画强调从完全逼真的

素描开始一样，现实主义作家也需要苦练基本功——真切感

受存在的基本功，因为有价值的文学艺术创意都是建立在功

夫上的。由此曹文轩提出，中国的儿童文学是不是需要重新

面对“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仅可以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经

历，更主要的是能引发读者思考。金波认为，思考是读小说的

延续，是超越小说的再创造。能引发思考，正是现实主义的力

量。儿童文学有教育、认识、娱乐等多种功能，但这些功能的取

得，离不开读者学会思考。读者要关注原生态的现实，还要感

受艺术创造中的现实，从而思考并回答所面对的人生与世界。

在《活力和思力并重的儿童文学精神》一文中，金波曾谈到：“无

论你用哪一种体裁、哪一种技巧写作，心目中永远有一个现实

生活，这就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实践有根的写作。”他说。作

为当代的现实主义作家，要把当代儿童的成长和表现，植根于

当代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结合历史的变革和社会发展的轨迹，

创作有中国味道、中国气派的儿童文学。

2017年出版的少儿新书共有22000多种，比2016年少了

近2000种，从数据上看，少儿出版依靠品种数量规模扩张的野

蛮生长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少儿出版从高速增长转向了高质

量发展的阶段。而少儿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就是原创

儿童文学作品。李学谦对少儿出版的繁荣局面表示出一些隐

忧，主要是目前儿童文学原创图书出版中同质化、跟风出版、重

复出版的东西不少，另外很多内容惊悚、搞笑的原创图书在孩

子的阅读中还占相当大的比重。他认为，娱乐当然是可以的，

但改革开放40年来，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中国孩子的故事可以

讲。比如表现农村留守儿童、网瘾少年等特殊儿童群体的现实

题材作品，在现有的文学作品中还比较少。对此，他认为应该

重点加强现实题材儿童文学的创作，为了少儿出版的高质量发

展，为了儿童文学的持续繁荣，需要在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

方面应有更多的精品力作出现。

对现实苦难的悲悯之情

谈到现实主义创作，如何在儿童文学作品中表现或揭示生

活的艰辛乃至苦难这一话题，一直被广泛讨论。李东华用“清

醒的现实主义”来描述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清醒”是说曹

文轩从来不回避童年生活中的苦难因素，从来不害怕把孩子们

放置到真实的客观现实中检视他们的成长，在这一点上，他是

开放的、客观的，甚至是冷峻的。他笔下的孩子不会生活在与

家庭、社会相隔绝的虚构的桃花源之中，而都是扎根于中国的

土壤，生活在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中。从《山羊不吃天堂草》

《草房子》《青铜葵花》到“丁丁当当”系列，曹文轩作品所容纳的

社会内容和时代内容越来越广阔，这也证明，儿童文学有能力

去处理更为厚重的时代和人生内容。李东华说，从另一个角度

看，曹文轩的“清醒”更在于他在冷静客观地呈现现实的时候并

没有陷入欲望化和娱乐化写作的陷阱。在他心目中，文学不是

带着读者在现实的阴影中陷落，而是以其光芒照亮人性的幽暗

地带。曹文轩在书写中不断捡拾着平凡人性中细小的善与美，

将其汇聚成河，成为抵抗苦难和丑恶的有力武器，由此构成其

作品充满悲悯情怀的“纯美”叙事。

曹文轩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能够让人们安静下来的文

学，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都应该有悲悯情怀做底子”。张明舟

认为，曹文轩故事中的主人公往往历经艰辛苦难，但作家饱含

悲悯情怀，没有让主人公怨天尤人或记住仇恨，而仍然满怀希

望，执著向前，传达出人类共通的朴素情感和高贵追求。他被

国际认可，是对他全部作品文学艺术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他以

儿童视角，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和悲悯情怀的认可。

徐则臣谈到，在曹文轩笔下，苦难与正当的道义感紧密联

系，这既源于曹文轩对苦难之于人性的拣选和培植有切身的体

认，也基于他对人性的基本理解。曹文轩笔下的主人公，比如

丁丁当当、桑桑和秃鹤（《草房子》），细米（《细米》），青铜和葵花

（《青铜葵花》），明子（《山羊不吃天堂草》），林冰（《红瓦》）等都

经过苦难的锤炼，苦难是人物形象成长壮大的必由之路。悲悯

也是人性中重要的基本美德，因此，曹文轩才会将其作为儿童

文学理念的重中之重加以强调。徐则臣认为，曹文轩作为作家

的悲悯，在于他坚持庄子意义上的齐物论，众生平等。所有人

物相处，最终都能和谐；即便劫波历尽，生命和生活依然有希望

在前方导引。

展现人性真善美

与会者认为，曹文轩作品对于少年儿童的意义，就是在他

们心中播下真善美的种子。他的《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

《青铜葵花》《细米》以及“丁丁当当”系列等，在描绘现实苦难

的同时，注重对主人公心灵历程的展现和对真善美的坚持，歌

颂了人性的可贵与美好，让孩子们在看到苦难的同时，也获得

走出苦难面对未来的勇气，这体现了作家的价值担当和美学

贡献。

在《丁丁当当》系列中，油麻地的丁旺夫妇连续生了两个

痴呆男孩——丁丁当当。家庭的沮丧、外人的议论，使原本应

该平静的生活一片狼藉。丁旺夫妇不堪重负先后离世，坚强

的奶奶独自承担了抚养两个傻孙子的义务。终于，当当走失

了，奶奶、丁丁急切地要寻找到当当……孟繁华认为，《丁丁当

当》讲述了一个流浪和相互寻找的故事。在流浪和相互寻找

的过程中，丁丁当当与不同人物交往，作家同时也写出和批判

了社会上不义的人和事。但这些人物或情节不是小说的主

体，作家意在表达的还是人性的善与爱，小说底色恰如鱼鹰爷

爷摇荡的那只渔船，青山绿水间洒满了人性的光焰。以残疾

儿童作为故事主要讲述对象，表达了曹文轩对弱势儿童群体

的关注，愿意以自己的创作唤起社会的同情和关注，并对他们

施以切实的援助。

真善美是文艺永恒的主题，但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

美，其背后蕴含着复杂深刻的历史与美学问题。不同国家、不

同时代、不同人群对真善美的认识和理解并不相同。李云雷认

为，曹文轩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如何表现和定义我们这

个时代中国人的真善美这一重要问题。在他的小说中，读者可

以看到，“真”、“善”、“美”并不是抽象的大词，而是深深扎根在

现实生活的逻辑之中，是通过小说主人公在人生处境中的艰难

选择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作者在作品中展示了“真”克服

“假”、“善”克服“恶”、“美”克服“丑”的过程。只有在这一过程

中，读者才能认识到假恶丑无所不在，也才能认识到真善美的

珍贵与来之不易；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读者才能克服心中的

人性之恶，扎下真善美的种子，对人生与人类的未来抱有希

望。李云雷说，曹文轩在小说中对苦难与美德的探索与坚持，

对故事中小主人公心灵历程的描绘，重新定义着我们这个时代

的真善美，也在重新塑造着人们的心灵坐标，这是他的价值担

当，也是他的美学贡献。

谈到“丁丁当当”系列作品的审美价值，刘颋认为，在世俗

意义上，丁丁当当是低能儿，只有自己单纯的对世界的认知和

对社会的理解；但在审美表达的意义上，两个孩子恰是一面镜

子，映照出世俗中高智的低和小。围绕《丁丁当当》的现实性叙

事，有效屏蔽了世俗社会的功利和丑陋，只留下生命中的善良、

美好和单纯。《丁丁当当》系列本身就是对今天这个功利和算计

的时代的无声批判。

打好精神底色的价值担当

作为一名具有浓厚使命感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曾在上

世纪80年代提出：儿童文学要担负起重新塑造民族性格的责

任。进入21世纪，他又提出“儿童文学要给儿童打精神底子”，

也就是说，要向孩子们传递关于美、关于爱的认知，传递关于勇

气、道义、坚韧的力量。

汤锐认为，曹文轩小说所描绘和刻画的往往是他审美理

想中少年人生存和成长的状态，这构成了他小说特有的诗

性。这种诗性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少年儿童具有“打精神底子”

的意义。首先是坚韧、积极向上的个性和人生态度，譬如《草

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细米》《青铜葵花》等小说中的主人

公，那些物质生活贫穷但却有一副傲骨的乡村少年，坚韧、执

拗，面对苦难和逆境，积极向上永不服输。第二是善良的情感

和道义的力量，亲人之间、伙伴之间、陌生人之间，无处不在。

《草房子》《青铜葵花》《丁丁当当》系列等作品散发出的富于感

染力的诗性，传递出作者本人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人世间固

然有苦涩与沧桑，但人间也有道义和大爱。这些对每个时代

的少年儿童读者都是积极向上的，是促进他们健康成长的。

第三是审美的启蒙。曹文轩笔下，无论是江南水乡之自然美，

少男少女成长中的个性美，还是文学语言表达的优美典雅，都

践行着他所说的“为儿童打下一个具有审美根基的精神底子”

的理想。

关于审美的启蒙，贺绍俊认为，曹文轩有自己明确的审美

理想，无论社会时尚如何变化，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审美理想，追

求“优美”的美学风格，甚至达到“唯美”的地步，这需要勇气，也

体现出曹文轩在美学上的自信。同时，曹文轩的“唯美”并不是

“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而是把重心放在挖掘优美的精神内

涵上，是一种具有思想深度的唯美写作。强调儿童文学的思想

深度，似乎是走一条逆行线，但曹文轩却成功了，关键原因是他

对儿童文学的本质有更透彻的理解。他知道如何沟通儿童思

维与成人思维之间的沟壑，曲径通幽。他的作品耐人琢磨，可

以久久品味，有一种绵长的艺术感染力。

张之路谈到，生活本就充满了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无论

文学作品是想象还是写实，都要阐述一个道理：人的一生要活

得有意义，要活得像一个人，要有尊严，同时还要给别人尊严。

孩子们的生活状态虽然因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是儿童文学

创作仍然有许多不变的因素，诸如是非善恶的判断，对正直、诚

实、勇敢等优秀品质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好的儿童

文学作品应该能够让孩子感动，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让孩子热

爱这个世界。


